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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代吉服冠頂制度源由
　　吉服冠頂又稱「平時帽頂」或「便頂」，2 

顧名思義，此設計為官員即使非身處在大型儀

典場合，亦能透過帽頂彰顯自己的身分地位。

順治、康熙時期，清代男性官員唯朝服冠飾朝

冠頂，至雍正三年（1725）起，朝廷才開始嘗

試在官員日常洽公及出行所用的冠帽上也使用

帽頂，可搭配官員吉服、常服及行服使用，以

示尊卑（圖 1），按《大清律集解附例》記載：

   凡平時所戴煖帽、涼帽，親王、世子、

郡王、長子、貝勒、貝子、入八分公俱

用紅寶石頂。未入八分公、固倫額駙、

和碩公主額駙、民公、侯、伯、鎮國將軍、

和碩額駙及一品大臣俱用珊瑚頂。輔國

將軍、奉國將軍、多羅額駙、二品、三

品大臣官員俱用起花珊瑚頂。奉恩將軍、

固山額駙及四品俱用青金石頂。五品、

六品俱用水晶石頂。七品以下及進士、

舉人、貢生俱用金頂。生員、監生俱用

銀頂，候補候選與見任同。3

由引文可知初期吉服冠頂的設計，親王至入八

分公皆為紅寶石頂，以下爵銜至一品官員則使

用珊瑚頂，二、三品為起花珊瑚頂，四品青金

石頂，五、六品為水晶頂，七、八、九品則俱

用素金頂。然而，此種劃分造成二品以下官員

頂珠材質多有重覆，無法明確區分各品級之間

的差異。

　　雍正皇帝有鑒於此，為求品式詳盡，特於

雍正八年（1730）再命眾臣：「自二品、三品

大臣官員以下其朝帽頂與平時帽頂俱按品級逐

一酌議分晰」。4此番修正將原先三品的起花珊

瑚頂改成藍寶石頂，四品及五品頂珠材質維持

不變、六品的水晶頂則改為硨磲頂，帽頂頂珠

成色至此從貴族至六品官員出現了紅、藍、白

依序排列的現象，並以寶石明暗成色及刻花有

無進行等級劃分，具體特徵於下節詳述。此外，

三品至六品官員之帽頂頂珠亦首次獲准，採用

相似成色的玻璃材質替代寶石，即明玻璃（亦

稱「亮玻璃」）與涅玻璃（亦稱「暗玻璃」、「呆

玻璃」），意指透明與不透明呈色質地的玻璃。

乾嘉時期又陸續將八品官員改為陰文鏤花金頂、

九品改為陽文鏤花金頂，5奠定爾後吾人所認知

清代官員冠頂制度的基本面貌。

二、清代吉服冠頂結構及各品級頂珠
特點
　　清代吉服冠頂的造型宛如一枚器蓋圓鈕，

其頂珠材質作為鑑別官員品第的重要依據，各

品級珠料材質的選用及穿孔方式皆能顯示特定

的社會文化意涵，須透過實際文物的觀察進行

梳理。關於吉服冠頂的具體特徵，按王侃《皇

朝冠服志》所述：

清代帽頂作為清代官員服飾的一大特色，透過頂珠材質的不同，進而區別官員的品第位階。國立

故宮博物院庋藏清宮傳世吉服冠頂，階級涵蓋皇帝、王公貴族及一般官員，材質囊括珠寶、玻璃、

銅鎏金等。筆者過去曾撰寫關於臺灣本地官員傳世及出土帽頂之田野研究，透過故宮院藏帽頂的

觀察，同時比較地方傳世及考古出土官員帽頂案例，串聯各階層吉服冠頂的特徵辨識，並探討清

代珠料的應用模式及其蘊藏的文化意涵。1

寶頂珠光
從故宮院藏吉服冠頂談清代帽頂珠料製作及應用
■ 廖伯豪

圖1　 清　賈全　畫二十七老　局部　一二品官員頭戴紅色吉服冠
頂，內著吉服、外搭補掛端罩，閑情對弈。　故畫1554　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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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服帽頂皆鏤花金座，形如覆盤，覆帽

月上。（金座）圓徑八分、上加托盤、

承珠圓徑七分，通天柱自珠頂貫下，插

帽月中，紅線縧單梁，前後絆通天柱頂

花之上。⋯⋯大小圓扁隨時變不拘。6

由引文可知吉服冠頂底部為鏤花金座，座上有

托盤，並承著一顆圓形頂珠，全件帽頂由一通

天柱貫穿，可與帽纓固定於帽胎上。頂珠珠徑

有大有小、珠體寬束不一，可自由選用。另夏

仁虎（1874-1963）於《舊京瑣記》中對頂珠特

徵有更詳細的描述：「自八分鎮國公以上均戴

寶石頂，色正紫，無頂柱，故不穿眼，下鑽二

孔綴於冠。然三品亦明藍頂，亦曰藍寶石頂，

亦可不用頂柱也。」7文中所說的「頂柱」應同

王氏所謂的「通天柱」，即頂戴的座柱螺絲結

構（表一藍色箭頭處）。此外，頂珠有貫孔與

打象鼻眼兩種形式，其中帶象鼻眼頂珠為入八

分鎮國公以上貴族的紅寶石頂所用，三品官用

藍寶石頂亦可打象鼻眼，可知若打象鼻眼之帽

頂皆不會有座柱螺絲結構，僅保留座底螺絲（見

表一第一類 I式紅色箭頭處）以固定帽胎，其餘

品官頂珠皆打貫孔。

　　清代官員吉服冠頂頂珠大致可分成正圓、

束圓與寬圓三種形式，其材質種類繁多，涵蓋

有機及無機兩類，有機類材質包括海生動物（珍

珠、硨磲、珊瑚）與陸生動物（象牙、烏角⋯⋯

等）之生成物；無機類材質如天然寶石礦物（紅

寶石、藍寶石、碧璽、青金石、水晶⋯⋯等）、

金屬（金、銀、銅、錫、鉛、鎳⋯⋯等）及人

造玻璃材質。

　　若按文獻對於官員吉服冠頂的形制描述，

檢視故宮院藏吉服冠頂，自王公階級開始，未

見有紅寶石頂珠者，卻有幾件紅色玻璃吉服冠

頂，所見珠體呈寬圓或正圓式，嵌於金纍絲菊

瓣式頂座上，但珠子質地特徵各有差異，一類

色濁且表面帶有裂璺細紋及砂眼，刻意呈現寶

石礦物結理（圖 2）；另一類色純微透且不帶雜

質，表面光滑呈紫紅色（圖 3）或亮紅色（圖

4），兩類皆見有氣泡。有趣的是，上述類型的

紅色系頂珠底部均打以象鼻眼（見圖 4），再以

銅絲穿繞，並施以蠟或膠加固於頂座，刻意表

現寶石鑲於帽頂的工藝特徵，此方式亦同樣應

用於皇帝的珍珠吉服冠頂上，反映該技法具有

明顯的階級性，故合理判定這批帽頂應為親王

以下至奉恩鎮國公、奉恩輔國公等男性貴族（統

稱「入八分公」）官員及其福晉、夫人等女性

貴族所使用。

　　若探究寶石頂穿象鼻眼之緣由，可追溯至

表一　常見清代官員吉服冠頂之座軸結構關係     　　　作者繪製

第一類（對栓式） 第二類（套栓式）

I式 II式

座柱螺絲與座底螺絲呈上下對

栓。

座柱螺絲與座底螺絲呈上下對

栓，座底母螺絲加長。

座柱螺絲與座底螺絲呈上下套

栓式。

圖4　 清　咸豐　料石帽頂及其頂珠底部特寫　故雜598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同治　料石帽頂　故雜598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清　料石帽頂　故雜598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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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時期的玉帽頂或金鑲寶石帽頂，多普遍以

縫綴的方式裝置於冠帽上，故玉帽頂所見底部

均磨平並打象鼻眼。（圖 5）金鑲寶石帽頂頂部

寶石則打眼穿絲固定（圖 6、7），係為「拴絲

鑲」，亦有爪鑲者，其金座邊緣另穿有繫孔。

然上述方式皆不利於帽頂及其寶石的拆卸，且

當時寶石金玉數量稀少且價格高昂，或許藉此

保留寶石的完整性，致使明代時雖開始出現帽

頂制度，卻未強制納入官員服制內容，僅做為

上層貴族或高級官員騎獵服裝之冠飾，無須隨

時因應身分位階變化替換。清代官方服飾承襲

北方騎獵文化的傳統，加上螺絲的栓合技術日

漸成熟，官員帽頂制度的設計方能有效推行。

然皇帝王公等高階貴族因無面臨因品級升換須

改變寶石材質的問題，故保留傳統的寶石固定

方式，並以此凸顯身分的尊貴。8

　　一般官員的吉服冠頂形式又是何種樣貌

呢？我們可以繼續透過故宮院藏帽頂及民間出

土及傳世案例窺見一斑。未入八分公爵至二品

官員吉服冠頂雖均為珊瑚材質，然公爵至一品

官員俱用素面珊瑚頂，二品官員之珊瑚頂珠則

需「起花」紋飾。參考故宮院藏珊瑚吉服冠頂（圖

8）及起花珊瑚吉服冠頂，所見珠形皆呈正圓，

二品珊瑚頂珠表面另刻有纏枝番蓮花紋樣。（圖

9）兩件帽頂頂珠頂端皆有一金色花形裝飾，實

為座柱螺絲之頭部結構，即王侃所謂通天柱之

「頂花」。座柱螺絲穿過珠子與頂座栓合，同

時反映珠體採貫穿式打孔。自一二品以降，所

見各級官員吉服冠頂頂珠均採用相同的穿孔方

式，大抵與夏仁虎所說的現象相符。

　　頂珠除了以玻璃材質做為替代材料外，亦

有將牙骨類材質染色仿製成珊瑚的案例。屏東

縣客家文物館藏一件二品夏吉服冠，為起花珊

瑚頂的另一樣式，其帽頂頂珠呈束圓形，表面

以牙骨材質茜染之（圖 10），前後陰刻兩團

壽字紋樣。因此，透過本院的文物與屏東縣立

客家文物館的典藏交互對應，可確認清代起花

頂的裝飾方式。按《大清會典》的規定，二品

文武官員頂用「起花珊瑚頂」，而八、九品官

員用「花金頂」，所謂的「起花」，滿文稱作

「ilgafoloho」，係為雕刻花紋之意，9並無指涉

特定紋樣，故可見頂珠表面陰刻纏枝番蓮花及

團壽字紋等，提供吾人對於「起花帽頂」更具

體的認識。

　　三品官員帽頂用藍寶石，四品用青金石（圖

11）、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硨磲，其設計以藍、
圖10　 清（19世紀晚期）　二品起花茜染牙骨吉

服冠頂　屏東縣立客家文物館藏　作者攝

圖5　 元　玉帽頂　江西無錫錢裕墓出土　無
錫博物院藏　取自徐琳，〈錢裕墓出土
元代玉器綜述〉，《故宮文物月刊》，
193期（1999.4），頁74，圖6。

圖6　 元　銀寶妝蓮花帽頂　湖南
臨灃新合元代窖藏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取自湖南
省博物館編著，《湖南宋元
窖藏金銀器發現與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圖版219。

圖7　 明　金鑲淡黃色藍寶石帽頂及其線繪圖　湖北梁莊王墓出
土　湖北省博物館藏　取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
《梁莊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彩版152、圖
186。

圖8　 清　乾隆　一品珊瑚吉服冠頂　 
故雜845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清 乾隆　二品起花珊瑚吉服冠頂　 
故雜485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清　光緒　四品藍色涅玻璃吉服冠頂　臺南市朝議大
夫張虞廷墓出土　現藏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
作者攝

圖13　 清　玉柄藍玻璃珠太平車　故雜719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清　四品青金石吉服冠頂　贈玉24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　三品藍色明玻璃頂冬吉服冠　瀋陽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院藏精品網頁
http://www.sypm.org.cn/products_detail3/productId=530.html（檢索日期：
2017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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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為主色，按一亮一暗之質地現象進行排序。

此外，雍正朝亦同時以藍色與白色之明涅玻

璃作為替代材料。明玻璃的「明」，滿語念作

「Genggiyen」，意指明亮、雪亮、清澈、晶瑩

等狀態；涅玻璃之「涅」，滿語念作「Dushun」，

意指暗、暗淡等狀態，兩者在語意上是相對的

概念。反映在實物的特徵上，三品帽頂所使用

藍色明玻璃料珠應取其藍色透亮的特徵，故宮

院藏帽頂中雖未有藍色明玻璃項，瀋陽故宮博

物院藏官帽中即有實例（圖 12），相同質地之

珠料亦見於故宮院藏〈玉柄藍玻璃珠太平車〉

（圖 13），所見藍色明玻璃珠質地色淺瑩澈，

可透視珠內貫孔。四品涅玻璃帽頂案例可見臺

南晚清朝議大夫張虞廷墓出土〈四品吉服冠頂〉

（圖 14），所見頂珠呈束圓形，成色為不透明

的深藍色，可與故宮院藏太平車上的藍色玻璃

珠作為明玻璃與涅玻璃最佳對比。

　　五品帽頂之珠料呈色，參考故宮院藏之五

品水晶帽頂（圖 15），頂珠呈正圓形；另參照

屏東六堆江昶榮進士亦留有五品行服冠頂（圖

16），冠上頂珠呈束圓形。兩者外觀皆無色透

明，所謂明白色玻璃，應係傲仿水晶透明無色

之物理特徵。

　　六品帽頂之珠料呈色，可參考故宮院藏六

品吉服冠頂（圖 17），所見硨磲材質特徵，10

係白色紋理中夾雜乳黃色細紋。臺灣本地案例，

見臺南水交社明清墓葬群遺址考古出土六品涅

白色玻璃吉服冠頂（圖 18），頂珠呈寬圓形，

由於出土時即有破損，方見珠體內部中空，表

面隱約顯露深淺相間的平行細紋，有意模擬硨

磲貝的生長紋理。傳世案例有埔里晚清北路屯

千總潘踏比厘所傳世六品涅白色玻璃帽頂（圖

19），見頂珠呈束圓形，色澤純白，較無明顯

細紋。

  七品官員及進士用素金頂（圖 20、21），

八品及九品則分別使用陰紋、陽紋鏤花金頂，

所謂金頂實為銅胎鎏金材質頂珠。以下生員等

則用銀頂，地方耆老用錫頂，可知七品以下之

低階官員帽頂珠材質以貴金屬或合金材質為主。

　　吉服冠頂頂珠形狀與頂座紋樣是否因為官

員階級或文武職的差別而有所不同？筆者透過

臺南張虞廷（文職）墓出土四品涅藍色玻璃吉

服冠頂、屏東江昶榮進士（文職）所傳世的五

品水晶吉服冠頂、南投北路屯千總潘踏比厘（武

職）所傳世的六品涅白色玻璃吉服冠頂綜合比

較，三者年代相當。雖潘氏帽頂為武職，所見

三者皆為纍絲花蕾式頂座，束圓式頂珠，大抵

可對應王侃所言，一般官員頂珠材質顏色在符

合品級規範的前提下，不論文武與位階高低，

其珠形及頂座紋樣皆可依照個人喜好自行選擇。

三、吉服冠頂頂珠製作之法
　　透過實際的觀察，可知吉服冠頂頂珠的製

作方式，係將有機類與礦物類寶石材質打磨成

珠，歷經開料、粗胚打磨、拋光、打眼鑽孔等

步驟。此外，部分珠料會製成空心狀，應是進

一步使用「掏膛」的工藝技法，該技法亦常使

用於礦石類材質鼻煙壺的製作上，故空心頂珠

之製作流程應先於珠體穿一貫孔，再於貫孔中

段用細小工具掏空形成內腔。

　　玻璃材質製珠相對簡單，首先將玻璃沾黏

在金屬棒上，透過加熱並同時轉動棒子的方式，

致使軟化的玻璃旋成球狀，故有熔融凝固後的

氣泡產生。（圖 22-1）清代玻璃頂珠主要可分

作單色玻璃與雙色玻璃兩類，其中雙色玻璃頂

珠即應用「纏絲」及「套料」的技法，纏絲玻

璃係絞胎玻璃的一種，以水交社出土的吉服冠

頂為例，係運用透明及白色玻璃交扭而成，故

圖16　 清　光緒　五品吉服冠頂　屏東六堆江昶榮進士文物　溫蘭英女
士提供　作者攝

圖17　 清　六品硨磲吉服冠頂　贈玉27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清　五品水晶吉服冠頂　贈玉24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清　六品涅白色玻璃吉服冠頂　臺南市
水交社明清墓葬群遺址出土　臺南市文
化資產管理處文物　作者攝

圖19　 清　光緒　六品涅白色玻璃吉服冠頂　
埔里北路屯千總潘踏比厘文物　潘怡宏
先生提供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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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面可見密集的深淺紋路，宛如貝殼生長的紋

理（圖 22-2）；套料案例見張虞廷墓出土吉服

冠頂（圖 22-3），係以淺藍色玻璃為胎，外覆

一層透明深藍色玻璃層，兩色交疊造成藍色不

透明的視覺效果。兩筆案例更進一步使用「吹

玻璃」的工藝，先以鐵吹管將玻璃液挑起，搭

配吹氣並旋轉鐵管所製成，方能使頂珠腔室內

壁不見任何打磨或掏膛之痕跡，呈現光滑的質

感，最後於另一端穿孔使之貫通成器。此一技

法常見於涅玻璃頂珠的製作，更廣泛應用於其

它玻璃容器。

  七品以下銅鎏金及銀質頂珠等金屬製珠採

合模翻鑄，故腹部可見範線痕跡（圖 22-4），

該特徵有時會因為鎏金層遮蓋不易顯露。珠體

內部呈中空，另於兩端穿孔處見有鑿穿痕跡，

並用銼刀修整鑿口毛邊。（圖 22-5）

四、從官員帽頂所見清代珠料之應用
　　總的來說，清代官員服飾用品主要取得來

源有二，一是朝廷頒給，二是由官員自行購置，

北京街坊中除了有專門的頂戴舖子外，亦有琉

璃珠子舖（圖 23），其幌子（招牌）由數條玻

璃珠子串接而成，所見中央串有一盤朝珠，可

知此種店鋪舖子主要提供價格低廉的各色及尺

寸的玻璃珠料，並同時販賣官員所使用的朝珠，

間接反映珠料的多種用途。11故宮院藏玻璃朝珠

中，即有一件所選用玻璃珠料與背雲之配色，

與傳世招幌幾無二致，不排除係來自於坊間的

產品。（圖 24）上述現象不禁使筆者進一步思

考，珠子舖除販售朝珠外，亦可能提供冠頂珠

料。此外，帽頂珠徑皆在 2-3公分之間，其尺寸

亦合用於朝珠佛頭，兩者選用的材質皆有重疊，

可藉由吉服冠頂栓合拆卸的機械特性，伴隨著

品級的陞遷添購替換適合珠料，毋須另置整付

頂戴。

　　關於帽頂珠子配做替用朝珠的實際例子，

見清宮造辦檔案記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

十八日鍍金作記載太監張永泰交紅寶石帽頂大

小十件，隨鍍金托十一件。乾隆皇帝指示將帽

頂珠足做朝珠的挑出呈覽，其鍍金托認看。最

後決定「足做朝珠十一箇，紅寶石七件准做。

不足做朝珠頂珠三件，另配托交進，其頂托金

歸金、銀歸銀，欽此。」12明確透露頂珠若在大

小適當的情況下，可拆解另配作朝珠，又以佛

頭珠最為合適，剩餘的金銀座托則另作它用。

　　其實，若考慮珠徑及其穿孔大小，除串成

朝珠佛頭以外，尺寸略大的珠子亦可作其它搭

配，承如前面提及的太平車，所見安裝藍色明

玻璃珠與一顆白色珠料，其中白色珠料經筆者

向故宮器物處助理研究員張湘雯女士確認，檢

測出碳酸鈣（CaCo3）成分，13應屬硨磲，亦為

六品頂珠的最佳材料。

　　頂戴頂座與頂珠間的拴合設計，同時反映

社會階級的意識形態差異。藉由頂珠可自由拆

卸於頂座的特性，使清代的官員遇到品級升調

之時，經濟拮据者甚至不用再置辦一整付帽頂，

僅需更換珠子即可。有趣的是，若藉此回視帝

王階級用帽頂，其社會地位已是至尊，無須考

慮品第升遷換用各色頂珠的問題，故寶石與珍

珠頂珠保留元明以來的傳統，均採用象鼻眼而

不作貫孔的設計，以較不便拆卸的銅絲繫之。

五、結論
　　過去有學者認為清代頂戴制度於雍正朝加

圖22-5　金屬頂珠穿
孔以手持式電子放大
鏡150倍率檢視，所
見孔緣處穿凸的部分
經過刻意打磨修飾。
作者攝

圖22-4　金屬頂珠中 
央以手持式電子放大 
鏡150倍率放大檢視 
，清楚可見合範線。
作者攝

圖22-3　藍色涅玻璃
頂珠斷面所見雙色套
料，內膛中空平整。
作者攝

圖22-2　白色涅玻璃 
頂珠之表面雙色纏絲 
細紋，質感貌似硨  
磲。　作者攝

圖22-1　白色涅玻璃
頂珠以手持式電子放
大鏡150倍率檢視，
所見內部氣泡痕跡。
作者攝

圖21　 清　光緒　七品暨進士鎏金吉服
冠頂　屏東縣江昶榮進士文物　
溫蘭英女士提供　作者攝

圖20　 清　七品鎏金吉服冠頂　贈玉24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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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玻璃，皆配銅鍍金頂座以製作二品與四品的

朝冠頂。然象牙之材質並未制訂於官員帽頂材

質中，可見自雍正八年（1730）以來，皇家有

意識的嘗試運用玻璃或牙骨染色等方式，製作

出外觀成色符合章典規制的替代材質，故宮院

藏玻璃仿紅寶石吉服冠頂亦應是在這樣的脈絡

下所誕生的。

　　替代材質的出現，驅使官員頂戴在外觀成

色不與典制相悖下，可依照個人經濟能力彈性

選擇合適的珠料，卻也有藉材質外觀相似行取

巧僭越的事件發生，如道光八年（1828）發生

八九品以下官吏至生監混戴僭用素花金頂，抑

或是生監銀頂「寒士皆購錫頂代之，肆工雜之

以鉛⋯⋯。有力者以銀鑄實心頂，約重一兩許，

加以磨琢，望之與硨磲六品頂無異⋯⋯」，16皆

反映清代民間低階官吏使用本品材質的頂戴，

企圖將自己的頂珠外觀看起來更「高級」。雖

朝廷透過政令一再宣導，仍無法抑制民間官員

投機僭越的渴望，顯示在清代官員眼中，帽頂

材質「首以成色顯品第，次以質地鑑富貧」的

價值觀。

作者為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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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序，所耗費的工時較短。乾隆朝以後，玻璃

料器的使用在民間逐漸普及，製作成本相對寶

石更為低廉，遂成為官員頂珠材質的主流。

　　頂珠材質的選用，以異材質彈性替代寶石

的模式在清代中晚期屢見不鮮，雍正朝除了明

文規定可以藍、白明涅玻璃替代藍寶石、青金

石、水晶與硨磲外，屏東縣客家文物館的晚清

官帽文物，亦發現使用染色牙骨替代寶石珊瑚

的案例。其實早在雍正朝，內廷即有運用染色

象牙製作帽頂寶石的紀錄，按《活計檔》雍正

九年（1731）八月初四日記載：「宮殿監督

領侍陳福傳，做象牙茜紅起花朝帽頂一件、

呆藍朝帽頂一件，隨銅鍍金座，記此。」15 

文中見皇帝明令玉作將染紅的象牙與不透明藍

入玻璃材質製品，主要原因在於天然寶石不敷

用，而玻璃在當時是被視為次天然寶石一等的

貴重之物，因此唯一的原因應是礙於當時原料

的不足，改以玻璃替用。14然透過觀察文物的存

世情況，並考量製作工藝等因素，寶石材料的

缺乏並非主要原因，應是在於製作過程的時效

性。筆者認為，若同時製作寶石礦物珠子與玻

璃料珠，寶石珠必須歷經原礦裁料、打磨成形、

拋光、打眼甚至是掏膛等流程，生產越大珠徑

所耗費的各色寶石礦料也越多。玻璃珠則僅需

透過發色料配方的調整，另搭配吹製技術（如

絞胎、套料等技法），即可仿製出各色有機與

無機寶石特徵紋理，燒製完成後，更免去打磨

拋光、穿孔（不包含打象鼻眼）、掏膛等複雜

圖24　清　玻璃朝珠　故雜873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23　 清　琉璃珠子幌子　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參考館藏　取自天理大學，《北
京の看板》，天理市：天理教道友社，1987，頁86-87。


